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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持三份遗嘱 要独占房产
妹妹据法理力争 获应得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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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继承

引发兄妹不和

刘阿姨是我母亲的隔壁邻居

平日里时有来往 去年刘阿姨的老

父亲过世 由于就继承问题和兄弟

姐妹有不同意见 她被告到了法

院

所谓 远亲不如近邻 刘阿

姨碰上了官司 立刻想到了我母

亲

因为她早就知道我是做律师

的 平日里一直在处理各种打官司

的事 在母亲的吩咐之下 我就陪

刘阿姨踏上了应诉之路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刘阿姨的父母生前一共养育了

一子四女 刘阿姨排行老四 母亲

早年过世后 她的父亲刘老伯于

年遇上了动迁 被安置到了

闵行区浦江镇一处 多平方米的

房子里 这套房子登记在刘老伯一

人名下 也几乎是他过世时留下的

唯一遗产

料理完父亲的后事之后 刘阿

姨的大哥及其他姊妹找到她 称父

亲身前留下了遗嘱 这套房子归儿

子一人继承 大姐 二姐和小妹均

没有异议 让刘阿姨跟他们一起去

做个继承公证 将房屋产权变更到

大哥一人名下

由于对此不予认同 刘阿姨和

大哥及姊妹之间便产生了矛盾

诉至法院

召集诉前调解

刘阿姨告诉我 她不认可所谓

父亲的遗嘱 一是因为父亲患有眼

疾 书写不便 因此她对所谓遗嘱

的真实性很是怀疑 另一方面 她

自身经济较为困难 这是父亲 大

哥和姊妹都知道的 她不相信父亲

在过世时会不留分文遗产给她 也

觉得大哥独占父亲的遗产有点不合

情理

为此 她表示不愿放弃继承

就此事 刘阿姨和大哥及姊妹曾多

次协商 但一直没有达成共识 于

是 他们干脆将刘阿姨告到了法

院

由于时间紧迫 在简单了解了

本案的事实情况后 我便陪同刘阿

姨参与了法院召集的诉前调解

当天 几名原告显得有点气势

汹汹 他们认为父亲的遗嘱是 铁

板钉钉 的 又因为之前其它家庭

事务的处理也产生了矛盾 所以当

天双方心里都明显有未解开的疙

瘩 没讲几句就起了言语冲突

关键证据

原是三份 遗嘱

经法院调解员和我好一通劝

说 双方颇不情愿地冷静了下来

随后 原告方出示了三份证

据 证明是父亲的遗嘱

第一份是一张信笺 上边歪歪

扭扭地写着 我在浦江镇某路某

号的房子给儿子刘某某 底下是

刘老伯的签名和日期

第二份是一张 纸 上书

遗嘱 二字 文字内容非常完整

大意是在老人死后 其名下的这套

房产仅由儿子一人继承 其他人都

不得有任何异议 底下除了有老人

的签字 还有一个邻居的签名 以

及除刘阿姨外所有其他子女的签

名

问题是 除了签名之外 所有

这些文字都是打印而非手写的

第三份是一份录音 记录着老

人和孙女交流时表示将来自己过世

后 房子就给孙女的父亲 也就是

刘老伯的儿子 所有

还没等我发表我方的意见 调

解员就迫不及待地表示 人家有这

么多证据 你们还有什么话说

当刘阿姨表示父亲身前患有眼

疾 不能书写和签字 这些都是伪

造的时候 再次遭到了其他兄妹们

的言语攻击

似是而非

不符法定要求

在仔细审视这些 遗嘱 之

后 我代表刘阿姨发表了看法 即

使签名是真实的 但因为这些遗嘱

违反了法律规定遗嘱应有的要件

这些遗嘱也是无效的

第一张信笺上的内容显然不是

遗嘱 他没有对自己过世后的财产

做安排的意思表示 而更像是一份

赠与协议

但房产的赠与以办理产权登记

为赠与的完成 刘老伯身前未完成

房产转移登记 视为赠与不成立

第二份遗嘱从内容上看无可挑

剔 但它是什么 它显然不是要求

立遗嘱人自己书写的自书遗嘱 也

不是他人代写的代书遗嘱 而见证

人也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 即需

要有两名与继承无利害关系的人作

见证

而且 既然原告说刘老伯有书写

能力 为何这些内容没有书写 而仅

有签名呢

法律规定 自书遗嘱 应 自

书 就是为了避免弄虚作假

至于第三份录音 如果作为录音

遗嘱 它缺少两人见证的要件 对话

的方式也不符合口述录音遗嘱的要

求

如果是口头遗嘱 又不符合在危

急情况下且有两人见证的必需要件

接受调解

纠纷顺利解决

听完我详细的阐述 原告方的语

气立刻软化了下来

此时调解员却表示 只要能查

明是老人真实意思表达就可以了嘛

有四个子女都说是老人说的了

我当即反驳 法律为什么对遗嘱

的形式做这么严格的规定 就是为了

保障遗嘱是被继承人真实意思的表示

啊 不是众口一辞就可以判定是死者

遗愿的

听我这么一说 调解员也开始就

补偿问题作起了调解工作 但由于双

方差距较大 且当天双方情绪都较为

激动 因此没能当场调解成功

作为律师 我认为这是一个的确

有些争议的案件 但如果严格按照法

律规定来看 原告方的 遗嘱说 是

很难站得住脚的

但同样作为为人子女者 我也不

希望看到刘阿姨和兄弟姐妹之间针尖

对麦芒 最终在法庭上完全撕破脸

皮

因此我也劝刘阿姨念及过世的父

母以及割不断的手足之情做出必要的

让步 这样也能避免诉讼之累 刘阿

姨最终同意将数额定在法定继承应得

金额的一半

几天后 刘阿姨的大哥就打电话

给她 表示接受她的条件 双方很快

在法院达成了人民调解协议 并当场

履行完毕

手持三份遗嘱 并获得几个妹妹支持的大哥 声称要按父亲的

遗愿继承唯一的房产

但五兄妹中的三妹却认为 父亲长年患眼疾无法书写 且自己

家境困难是全家人都清楚的 她不相信父亲在过世时会不留分文

遗产给她 也觉得大哥独占父亲的遗产有点不合情理

为了这样一起继承纠纷 五兄妹协商不成 最终闹到了法院

湖北普明律师事务所 吴娟

打工者到工地做工 可刚上工

半小时 就不慎从 米多的高处摔

下受伤 经过半年多的艰难维权

他还是一分钱赔偿都没拿到 等到

他想到找律师帮助 出事的工地早

已竣工 相关人等也踪迹全无了

不幸摔伤骨折

张清是武汉市郊的一个农民

与很多同乡一样 张清也早早地进

城加入了城市建设的大军 而他的

主要 专业 是做脚手架工

年 月的一天 同样的

工地干活的同乡何光告诉张清一个

信息 他们工地有一处安全通道需

要拆除 张清可以一起去做

当天晚上 时许 张清去工地

做工 可刚刚上工才半小时 他负

责拆除的脚手架意外松动 张清不

幸从 米多的高处摔下 左脚后跟

粉碎性骨折 腰椎骨折

后经法医鉴定 此次事故造成

张清八级伤残 包工头王栋支付首

期治疗费 万元后 便拒绝再支

付后期医疗费用 张清多次与包工

头王栋以及工程发包方交涉 但他

们均以各种理由推诿

维权受尽推诿

受伤后的大半年时间里 张清

像皮球一样被包工头和工程发包方

踢来踢去 万般无奈之下他找到了

我寻求法律帮助

接手案件之初 我就感到这起

案件颇为棘手 张清手上只有包工

头王栋及项目经理签名的纸条 除

此之外 再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

张清在王栋工地上做工的事实

因为事发确实太过突然 而且

张清仅在工地工作了半小时就摔

伤 除了几个老乡认识他外 再也

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张清与包工头王

栋之间形成了雇佣关系

对我方更不利的是 当时张清

去干的正是工程竣工前的收尾工

作 如今事发工地早已竣工 相关

证据更难取得了

通过细心分析和研究当事人所

提供的线索 我先将案件的头绪梳

理了一下

耐心收集证据

我感到 本案要获得较好的结

果 首先必须收集证据

第一 要确认包工头王栋的基

本身份信息

张清只知道包工头王栋的家乡

在黄冈 但不能提供王栋详细的家

庭住址 为此 我专门去黄冈对王

栋的身份进行了调查 在当地公安

户籍管理部门 我对王栋进行了详

细的搜索和分析 最终在某镇找到

的王栋符合包工头的情况 并获得

了他的详细信息 而且我发现 这

个王栋还有个别名 而他写给张清

的纸条上 就是用的这个别名

第二 我们必须确认工地发包

方与承包方的信息

任何一个工程建筑项目都是有

相关资质证明的 但张清提供的工

地名称 经过我多方查找 并未看

到相关资质证明

难道是张清提供的信息有误

为此 我又亲自去事发工地调查了

一遍 发现和当事人张清说的一

致 但为何没有查到施工资质呢

我又专程到建筑施工管理站了

解此广场的情况 但仍一无所获

后来 我通过查询项目经理人 终

于找到了承包方的信息

原来 张清所说的工地在建筑

管理登记时用的名称 和竣工出售

时所用的名称不一致 通过一番周

折 承包方的基本信息也弄清楚

了

法院判赔 万元

但是 现有的证据仍不能证明张

清与包工头王栋之间形成了雇佣关

系 为了形成证据链 我又说服当时

邀请张清做工的老乡何光 让他证明

张清与王栋之间的雇佣关系

随后 我又指导张清在和包工头

交涉时 收集了录音证据 至此 所

有的证据基本收集齐全

后来在庭审中 这些突然冒出的

证据让包工头王栋有点猝不及防 他

高傲的态度也随之软化下来 在第一

次调解中 他主动提出愿意再赔偿张

清 万元

当然 这跟我方预期的赔偿数额

相距甚远 被我们断然拒绝了

由于双方未能就赔偿数额达成一

致意见 法院最终作出了判决 要求

包工头王栋支付张清 万余元 作为

承包方的某大型建筑集团公司承担连

带责任 文中人物为化名


